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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对道家思想承启作用的贡献探析

◇李庚香

“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思想裂

变性意义和精神飞跃式成长的伟大时代，它影响了

人类文明近3000年来的发展轨迹、格局乃至未来趋

向。作为20世纪以来具有重要世界性影响的思想

家之一，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这一世界史的

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

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历史最为

深刻的转折点。……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代

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

学的所有流派，墨翟、庄子、列子以及不可胜数的其

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

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生存的

世界宗教的萌芽。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都走出

了迈向普遍性的一步。”［1］雅斯贝尔斯推重的轴心时

代的五位中国哲学家——孔子、老子、墨翟、庄子、列

子，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学派儒家、道家和

墨家的代表，融会生成了中华民族具有永续发展蓬

勃生机的思想基因。这五位被雅斯贝尔斯垂青的中

国古代思想家，道家学派占了三位，分别是老子、庄

子和列子。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座高峰，

是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思维层次上的标杆，是其他

各学派的重要思想根基和体系建构的参照，这反映

了雅斯贝尔斯深邃且独到的眼光。对于这三位中原

先贤来说，老子和庄子在思想史和现实认知度上都

如同耀眼的巨星，光华夺目。唯有列子的思想光芒

受到了无形的遮蔽，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和现实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为此，本文主要依据《列

子》《老子》《庄子》等文本作以下简要分析。

一、列子对老子“道”的体认和阐发

列子（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名御

寇，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

要人物。这三位思想巨子都诞生在中华文明的核心

区中原大地，列子更是诞生在战国前期的中原腹地

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市），这充分凸显了中原作为

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特殊地位，也很好地说明了

老子、列子、庄子三人之间思想传承具有地利之便的

合理逻辑。

列子是老子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卓有创建的发

扬者，他对“道”的至高无上地位高度认同，对“道”的

玄妙莫测体悟最深，对“道”生化万物的机理剖析最

摘要：列子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原核心区诞生的重要思想家，是道家学派从老子到庄子延伸时期的

重要人物。列子承继了老子的道论思想。他沿用老子“谷神”“玄牝”等概念，生动地解析了“道”生天地万物

的机理。列子下启庄子，为庄子提供了发扬光大道家思想的标尺、富有启发的思想素材、理论创造灵感以及

寓言这种表达思想的艺术形式。列子思想的特色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达观且具有人间烟火

气的人生观；二是具有现实价值的技艺崇拜思想；三是具有值得重新估量的重要文化地位。列子“郑之圃泽

多贤，东里多才”的箴言，足以与湖湘文化中“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相媲美。列子愚公移山的寓言也被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所引用，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原学人在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

为创造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贡献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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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形成了系统化、生动化、文学化的理论阐释，为

老子思想从晦涩玄虚变为可感可悟、从壁垒森严的

庙堂走向开放多元的社会、从帝王南面之术变成芸

芸众生的人生哲学等开启了门径。在丰富道家思想

内涵、深化道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推动道家思想的广

泛传播、增强道家思想的艺术魅力和社会亲和力等

方面，列子功不可没。《老子·一章》提出：“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

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

玄，众妙之门。”［2］2《老子·六章》提出：“谷神不死，是

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

勤。”［2］24老子提出的“道”的概念具有生化宇宙万物

至高无上的本原地位和功能，同时是世间万物运行

变化所遵循的根本规律，还是统摄其全部思想体系

的根本逻辑。但是，由于“道”过于玄妙高深，连老子

本人都不能明确地定义，只能以哲言、警句进行表

达，用“万物之始”“万物之母”“玄牝之门”“天地根”

等具体形象进行指代，并且用“谷神不死”来表明

“道”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永恒特性。对于这种深

奥的理论及其表达风格，一般人难以领悟其精髓和

要领。不过从《列子》文本和《庄子》的记载来看，列

子是个真正的崇道者、悟道者、得道者，他对“道”的

终极性、玄妙性心领神会。老子虚静无为、道法自然

的思想不仅贯穿于其思想体系，而且践行于其生活

实践与生命的始终。《列子·天瑞》篇精辟地阐释了老

子关于“道”的基本思想意蕴，引用了《老子·六章》的

关键内容：“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

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3］2“谷神”“玄牝”都

是对道的比喻，表示“冲虚”之义。虚即道，无目的、无

意志、无执念、无妄为，表明道不是实物或实体，而是

表示一种意义、意境和万物生成变化的自然之理，即

所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3］2，

这也是列子对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2］95的新解。

列子对老子“道”的地位和功能还有许多新颖

生动的阐发和丰富发展。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2］165但是，对于道生万物、阴阳和合的具体机理，

老子缺少较为详尽的说明，往往令人如堕云雾之中，

不解其妙。而列子则对弟子进行了更为细致、具体

的讲解。《列子·天瑞》篇说：“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

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

时不化。”［3］2也就是说，世界万物都有一个创始者、化

育者，创始者、化育者不被生养化育，其本身无终无

始，但其化育万物又是一个自然过程，不受任何主观

意志、爱憎好恶的制约。那么这个生者和化者就是

“道”，生化的过程就是自然过程。列子对老子提出

的阴阳概念和“负阴而抱阳”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推

演。他说：“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

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

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

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

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

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

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

地含精，万物化生。”［3］4列子还认为，作为生化者的

“道”是无限的和全能的，而被生化者则是有限的。

他说：“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

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

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则？生覆

者不能形载，形载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违所宜，

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

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

能出所位者也。”［3］6这一认识与老子“故有无相生，难

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

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8的论点高度

契合，在理解上更加深刻明晰，并且涉及道家之“道”

与儒家仁义教化的关系问题，为儒道之间的交流与

融合提供了契机。列子的这些论述给学道者领会

“道”的统一性和万物的丰富性、差异性指点了迷津，

促进了道家思想的传播。

列子认为，要实现人与道体的合一，从根本上说

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而是心灵的体验和直觉的问

题。《列子·黄帝》篇说：“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3］28

用《列子·仲尼》篇的话说，不能“务外游”，而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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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

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3］100《列子·黄

帝》篇把这种“内观”的方法概括为“纯气之守”：“壹

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

其天守全，其神无郤。”［3］35也就是说，人之天性纯真，

心灵虚静，有自然之德，原本与大道一体，只要自觉

地作“纯气之守”的功夫，即可全其真性，养其天德，

保持心灵的宁静而不失其本性，是非利害不再萦绕

于心，“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3］32，达到体用合一之境，

即“圣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伤也”［3］35。这一境界体

现了列子“贵虚”的思想意蕴，通于老子“不出于户，以

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

鲜。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2］184-185

的思想原则和庄子“无待”“坐忘”的精神境界。

列子对道家思想的体悟与践行，达到令人景仰、

追慕的程度，成为道家思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

传播者。《列子·黄帝》篇记载，列子到齐国游历，走到

半途就返回了。原因是沿途所路过的十家餐店，店

主一见列子就感到他是异于常人的得道之士，其中

有五家主动向其馈赠饮食。列子感到连这些市井卖

浆者都如此看重自己，那么如果万乘之君见到自己，

“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3］56，那么就违背了自

己虚己无为、和光同尘的思想准则，于是半途返家。

可是过后不久，当他的友人伯昏瞀人来家里探望他

时，发现来向列子学道的人众多，这些人为表示尊

敬，把所穿的草鞋放在门外，“户外之屦满矣”［3］56。

对于这一崇拜者众的盛大景象，《庄子·列御寇》篇也

有类似的记载，并对列子因为受到众人的尊崇和追

随而受惊，借伯昏瞀人之口作了精辟的解说：“巧者

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

之舟，虚而敖游者也。”［4］550庄子认为，列子的修养境

界还没达到道家无心无意、无形无迹、宠辱不惊的化

境，还容易在世俗之人面前被看破本相。同时，庄子

认为，列子修道是虔心的，最终达到了圆满的境界。

《庄子·应帝王》篇载，列子受到老师壶子的点化，感

到自己对道家虚静无极、物我两忘境界的领悟尚浅，

“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

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

封哉，一以是终”［4］128。也就是说，列子在家潜心体悟

道的至真、至纯、至高和无我、无心、无身境界，完全

放下道术高深者的架子，涤除行高于人、智高于众的

潜意识，将自己真正地融于自然，没有人我之别、物

我之别，帮助妻子烧火做饭，喂猪如同招待客人，超

然于世事纷扰，不事雕琢，返璞归真，形如槁木，心如

死灰，在纷繁的世事中封闭心窍，终身完守纯一之

道。庄子为此感慨和赞叹：“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

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

藏，故能胜物而不伤。”［4］131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

成者，他对列子的这种评价充分说明列子是道家思

想的真诚信奉者、传播者和践行者，最终实现了道家

的理想人格。与此相印证，《列子·天瑞》篇说：“子列

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国君卿大夫视之，犹众

庶也。”［3］2这也说明，列子在传承道家思想上真正做

到了知行合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列子对老子的继承不仅

在于信仰的精诚、思想的开悟、实践的笃定上，还在

于理论的阐发、体系的扩展、思想的传播和学派的培

育上，在道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其贡献不可替代、

不可忽视。用一个比喻来说，老子如同育种者，列子

如同一位虔诚奋力的播种者，把老子道家思想从庙

堂之上撒向民间社会，扩大和深化了道家在中国社

会的生存基础。

二、列子对庄子思想的启发作用

列子与庄子出生时间间隔80余年，二人没有直

接的师承关系。但是，对《列子》和《庄子》进行文本

分析后可以清晰地看出，庄子能够成为道家思想的

集大成者，很大程度上在于庄子站在了列子这位思

想巨人的肩膀上。列子对庄子的启迪和思想滋养可

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提供了践行和发扬光大道家思想的标尺。

一家学派的发展、延续，既取决于创始人奠定的思想

根基的深度和思想内涵的生命力、影响力，更取决于

传承人终身不懈的实践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

这正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所说：“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5］道家思想之所以在古今中外都具有广泛

且深入的影响，除了创立者老子理论的深邃、精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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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时代、地域的思想魅力外，关键在于后继有人。

先后有列子、庄子等后起之秀来奉行、实践，并不断

进行理论的丰富、创新、发展。学派传承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如同远行需要路标、远航需要指南针一样，

后继的修道者和传道者也必然需要参照物和领路

人。列子和庄子同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子先

于庄子。列子传承道家思想的领路人和参照物是壶

子和伯昏瞀人，有《列子·仲尼》篇所载为据：“子列子

既师壶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从之处者，

日数而不及。”［3］97庄子师从何人虽然无从考证，但纵

览《庄子》一书，很容易就会发现，列子就是庄子信仰

道家思想、弘扬道家思想、修炼道家理想人格、抒发

自身理论体验的参照物和行为典范。在庄子眼中，

列子是一个道术高深之士。在《庄子·逍遥游》篇中，

庄子描述和评价列子道：“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

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

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

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4］3庄子认为，道家的真精

神不是一种知识体系和道术技能，而是体现“玄”

“虚”“静”“无为”“无别”“无待”等意蕴的精神境界。

列子致力于对老子思想的新解、详解和道术的修炼，

一方面传播了老子的思想、培植了道家学派的信众、

获得了广泛赞誉和众多追随者，另一方面也显露出

刻意为之的执念和显露自我的妄心或者潜意识，不

符合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2］190的修道准则，没

有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31的境

界。因此，庄子对于列子的修行成就既表达了赞叹，

又对其存在的自得自负之感进行了善意的嘲讽。比

如：《庄子·田子方》篇载，列子的射箭技艺非常高

超。但伯昏无人说：“你这只是运用技巧的有心之

射，还不是忘掉心术的不射之射。如果与你一起登

高山、履危石、临深渊，你还能像这样善射吗？”于

是，二人到了高山危石之上、背临百仞之渊、脚的三

分之二虚悬于悬崖外，伯昏无人递弓箭给列子，让

其表演射箭。结果，“御寇（列子）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

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也殆

矣夫！’”［4］353对于列子长于道术、拙于修心的局限，庄

子以列子为参照，不断升华道家思想境界，提出了

“齐彼是、齐是非、齐生死、齐万物”以及“心斋”“坐驰”

“虚室生白”和“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4］112

“离形去知，同于大通”［4］119等一系列高妙的道家思想

理论和修养方法。可以说，庄子把列子当作标尺，一

方面进行对照，一方面完成了超越。

二是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素材和理论创造

灵感。《庄子》一书无论是思想的丰富性、知识的渊博

性、体系的完整性、理论的深奥性还是论辩的逻辑

性、文采的瑰丽性、想象的奇绝性等都达到了道家学

派的顶峰。研读《庄子》，一个令人深刻的印象就是，

列子是《庄子》一书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庄子体道、

悟道、修道、得道的一个经典标本，从中可以感悟到

庄子对于列子思想及其行为的高度重视甚至迷恋。

《庄子》一书33篇文献中共有7篇涉及列子的事迹、

话题和观点，分别是《庄子·逍遥游》《庄子·应帝王》

《庄子·至乐》《庄子·让王》《庄子·田子方》《庄子·达

生》《庄子·列御寇》①，这充分反映出列子在庄子心目

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看完《庄子》再读《列子》，对二

者进行文本对比分析，《庄子》一书中许多令我们感

到意味隽永、神思奇妙的人物、故事、想象以及文章

形式等，竟然有那么多来自《列子》、形似《列子》、神

似《列子》。据学者管宗昌的研究，《庄子》与《列子》

两书有16处近似或者几乎相同的文字，大致有三种

类型：“第一种：除个别字词外，表述基本相同。共有

4处……第二种：《庄子》部分截取《列子》寓言，使两

书部分文字表述相近。共有3处……第三种：两书

表述相近，但存在短长、详略、字句等差异。共9

处。……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推断和

讨论：《庄子》极可能袭自《列子》。”［6］

参照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并从《列子》和《庄

子》两书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列子深刻全面地影响、

滋养了庄子，成为道家思想中“老庄”贯通的桥梁。比

① 本文所列篇目参考了李振刚的文章。李振纲：《〈庄子〉生命语境中的“列子”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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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庄子描绘的最令人心驰神往、心旌神摇、惊心动魄

的壮阔景象是北冥鲲鹏，其背不知有几千里，“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

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4］2。如

果看过《列子》我们就会发现，《列子·汤问》篇就有相

关描述：“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

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

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3］116-117此外，《庄子》一书中

有关列姑射山神人传说、狙公养猴朝三暮四、列子与

百年髑髅对话、列子问关尹何为至人、纪渻子养斗

鸡、孔子于吕梁观瀑、神巫相壶子、列子受宠若惊等

神话、寓言、故事、情节及其蕴含的深意，都能从《列

子》一书中找到原型。可以说，列子的思想、事迹、传

说、著作等为庄子的思想深化和理论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和绝妙的灵感。

三是提供了寓言这种表达思想的时代性艺术形

式。老子、列子、庄子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在思想表

达形式上各有风采。其中，老子表达思想的方式基

本是格言；列子表达思想的方式主要是理论阐释和

具有生动情节形象的故事或者寓言，在寓言这种文

学形式上具有主创性；庄子则借鉴和发展了列子寓

言表达的艺术形式，将寓言和理论演绎、论辩融为一

体。寓言往往以假借、假托的方式重构事实或虚构

故事，以表达言外之意或者言内深意，是一种具有时

代性特征的文体，是我国古代思想表达由神话、诗歌

到格言、论著转化和过渡的一种重要思想载体。从

可见的文本来看，《列子》一书是较早以寓言形式进

行理论体系构建的著作，其人物亦幻亦真，既有传说

中的黄帝、关尹，又有历史存在过的商汤、周穆王、秦

穆公、老聃、仲尼、管仲、子产、杨朱，还有壶子、伯昏

瞀人、甘蝇、飞卫、纪昌等人，其故事完整、情节生动，

其观点意出言外、见仁见智、引人入胜。《庄子》一书

则承袭和发扬了这种文体，对寓言的运用更加从心

所欲，并不断赋予其更加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更强的

理论色彩，将我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提

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庄子》一书专门有《寓言》

篇，其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4］472庄子认为，自己在思想表达上寓言占十分之

九、重言占十分之七、卮言随时而出，这样有利于阐

释、理解自然万物分际的道理。所谓寓言，是指寄托

寓意的言论；所谓重言，是指先哲时贤或书中之言；

所谓卮言，是指作者每天都直抒胸臆随机所发的言

论。其中，十分之九、十分之七并非是严格的统计比

例，而是表明庄子的思想表达中寓言、重言、卮言融

为一体，寓言几乎无篇不在，先哲时贤的思想和经典

著作的内容多有涉及，但自己的思绪也都融汇其中，

每天都喷涌而出。之所以寓言在思想表达中占比最

高，庄子有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解释：“寓言十九，借

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4］472意思是说，寓言就

是假托别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之所以如此，就如同

自己的父亲不给自己的儿子做媒，自己称誉自己的

儿子远不如别人夸赞自己儿子的效果好。这不是父

亲的过错，而是世人都有的猜疑之心的过错。由于

庄子对寓言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极大地

增强了思想表达的生动性，因而《庄子》一书尽管内

容深奥、卷帙浩繁、其意难解，却仍然令人读之不忍

释卷。追本溯源，在于列子所用的寓言文体既给庄

子提供了思想灵感、理论素材，也给他提供了思想表

达的艺术形式，成就了庄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汪

洋恣肆的文风。

三、列子思想的独特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列子上承老子、下启庄子，其思想基础和修身的

基本原则与老庄并无根本区别，但其思想并未完全

隐没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之中，而是有其独特的内

涵、魅力和现实的意义。简要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一是达观且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人生观。从某种

意义上说，老子具有长生的人生态度，庄子具有苦生

的人生态度，列子则具有乐生的人生态度。老子的

无为无不为思想，究其本质就是为了趋利避害、防范

风险，达到事情的成功和自然寿命的长生。如《老

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复命曰常，知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

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2］61《老子·
三十三章》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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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四十四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176《老子·五十章》说：“盖

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

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

其无死地焉。”［2］199《老子·五十九章》说：“治人事天，

莫若啬。……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2］237总

之，老子的人生观是一种练达的人生观，既达观，又

功利而深谋远虑，追求长生是他明确的意向。庄子

则体现出一种苦生、苦心、苦行的人生态度，从思想、

心理到生活都充满苦涩的况味，表现出一种知其无

可奈何而安之若素的隐忍。《庄子·知北游》说：“生也

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

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4］359

《庄子·至乐》甚至认为，活着实在是一种痛苦，反倒不

如死了快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

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4］287

面对生死的困惑，庄子的解决途径就是“齐生死”，即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4］24，“死生无变于己”［4］35，“以

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4］83，最终企图以逍遥

的心境超越生死的局限，但这只能寄托或者假托于

至人、神人、圣人，作为常人则无法做到“无待”。

与老庄相比，列子从道家思想主旨出发，对道家

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进行了改造，既坚持了达观的

人生态度，又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能动选择，高度

重视人的生命价值，高度肯定人追求情感、欲望满足

和身心快乐体验的正当性，倡导了一种乐天知命、乐

生重生、享受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是人自我意识觉

醒的先驱者。一方面，他对生死、贫富、贵贱、寿夭、

顺逆等都很淡然，既不刻意追求，也不着意逃避，安

命处顺。列子认为，天命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权

势、功利之上，是人力不可企及和改变的。它看似无

端无常却与每个人的际遇息息相关，人的寿夭、穷

达、贵贱、贫富都由它来决定。天命本身并不具备是

非、公正的情感和意志，也不怀有赏善罚恶的道德目

的，所以历史和现实中都会出现“寿彼而夭此，穷圣

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3］153等颠倒是非的

社会现象。因此，与其揣摩天意，费尽心机，凭借小

智小谋改变自身的贵贱寿夭，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不

如以“至人居若死，动若械”［3］167的态度，“自寿自夭，

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3］153，屏蔽外物的纷

扰而与天地同运。《列子·力命》篇说：“死生自命也，

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

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其使

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虚实，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

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虚实，不度人情，得亦

中，亡亦中。量与不量，料与不料，度与不度，奚以

异？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则全而亡丧。亦非知全，

亦非知丧。自全也，自亡也，自丧也。”［3］170-171另一方

面，他对人生和命运又有一种喜感和乐观，拒斥虚幻

的名利和僵化的道德教条对人性、人身的束缚和戕

害，着眼于当下，过好现实的人生。《列子·天瑞》篇说：

“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

哉？”［3］14“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

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

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3］15列

子认为，名与实存在巨大的反差甚至悖论，世俗的仁

义道德、高风亮节或者荣华富贵对于自己的身心健

康来说都没有实质意义，死亡会让仁圣和凶愚者同

样化作腐骨。列子假托杨朱之口阐发道：“太古之人

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

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

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

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3］180“丰屋美服，厚

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

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适足

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守名而累

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3］204因

此，人生应该抛弃造作虚伪，不为功名所误，不为名

利所累，乐生逸身，任性顺情，但也不能贪得无厌，成

为“阴阳之蠹”。列子的人生观也显露出一定的道德

虚无主义倾向，具有偏激的情绪，对于人们的道德修

养和社会公序良俗也可能造成某种消极影响，需要

予以理性公允的评价，理解其历史的处境和言所未

言的语境，既不可盲目信从，也不可简单否定。

二是符合技术伦理的技艺崇拜观。列子对老子

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可以概括为道家思想道术化，

从修心、修身延伸为潜心修炼技艺，认为巧夺天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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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近乎道，从而开启了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为我国古代科技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支撑，很好地弥补了日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

轻视或者忽视科技思想的短板。

列子是先秦思想家中推崇技艺的代表，他在其

后的思想家庄子眼中是一个道术深厚者，能够“御风

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4］3。《列子》一书中

涉及技艺的内容和故事甚多，如列子向伯昏瞀人表

演高超的射术、薛谭学讴、造父学驾车、九方皋相马、

津人操舟、伯牙鼓琴以及周穆王大征西戎得西戎所

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等。此外，还有两则有关巧夺

天工的技艺故事更加震撼人心。一则是：周穆王西

巡返回途中，一位名叫偃师的匠人向他进献了一个

自己制作的歌舞伎，看着栩栩如生，周穆王以为它是

一个真人，就招呼宠姬和宫内嫔妃一同观看它表

演。这个人工制作的歌舞伎表演时竟然眨着自己的

眼睛挑逗周穆王左右的侍妾。周穆王非常恼怒，巧

匠偃师为免罪，当场把自己制作的歌舞伎拆散展示

给周穆王看，其体内有肝、胆、心、肺、脾、肾、肠、胃，

体外有筋骨、肢节、皮毛、牙齿和头发，虽然都是用普

通可见的材料制成的，但各项人体结构全都齐备。

周穆王由衷地赞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

乎？”［3］141另一则是纪昌向飞卫学射，按照飞卫的要求

苦练数年，竟然达到一箭穿过虱子心脏而悬挂虱子

的牛毛还没被射断的程度。飞卫非常高兴，认为纪

昌已经掌握了箭术的奥妙了。纪昌感觉完全学到飞

卫的箭术后，就图谋杀死飞卫，自己做天下第一。结

果二人对射时，势均力敌，最后飞卫用一根荆棘的刺

尖抵挡住纪昌射来的利箭。纪昌感到羞愧，“二子泣

而投弓，相拜于涂，请为父子”［3］144。这两则故事意味

深长，一方面反映出战国时期生产工具和手工技艺

达到的高超水平，连热衷于玄思的思想家都不得不

叹为观止。另一方面，技艺的巧夺天工也触发了不

少思想家“有机械者有机心”的忧思，其中偃师制作

精妙的歌舞木偶竟然去挑逗周穆王左右的侍妾、学

到射箭绝技的纪昌竟然想射死恩师飞卫以求独占绝

技的事例，就是带有隐喻性的启示。这对于科技高

度发展以至于颠覆性技术频现的今天应该如何防范

科技风险、加强科技伦理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是列子具有值得重新估量的重要文化地位。

列子处世低调，真正达到了“和光同尘”的境界，由于

其作品遗失很多，加之《列子》一书的思想表达往往

采取假托的方式，比如许多观点都是通过仲尼、杨朱

之口说出，其中独到的思想和精彩的寓言我们都很

熟知，却日用而不觉，并不知道是出于列子天才的理

论创造，这也影响了列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列子

著书常言人之所未言，开启了道家思想生活化、心灵

化的先河，彰显了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丰富了

中华民族个体的人格特征，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具有

很强的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尤其是愚公移山的寓

言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的主

旨，其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所发挥的

精神伟力无可估量。这足以说明，列子思想既是中

原文化的瑰宝，也是革命精神的重要资源，是中原学

人在新时代创新创造的精神动力。

列子作为中原腹地郑国圃田人，最具有中原文

化地域的代表性，他的一句“郑之圃泽多贤，东里多

才”的箴言，揭示了郑国圃田泽畔多贤哲、郑都里巷

多英才的人杰地灵盛况，很好地说明了郑国作为一

个蕞尔小国能够在春秋初期称霸诸侯的历史事实，

足以与湖湘文化中“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相媲美。

列子高度重视文化的价值，自觉捍卫思想家和学者

的人格尊严，对于彰显中原文化的地位和自信具有

特殊且重要的支撑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列子

上承老子，对其“道”的思想及其社会应用进行了系

统生动的阐发，形成了不少独具特色的理论建树；下

启庄子，不仅在价值取向、理论素材、思维灵感上，而

且在语言风格和文章形式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庄子。

加强对《老子》《列子》《庄子》的文本分析，客观而全

面地梳理、审视道家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整体内涵，补

齐从老子到庄子之间列子这个思想链条，对列子的

思想贡献作一公允的评价，无论是从贯彻落实“两个

结合”、全面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还

是从提炼中原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创造培育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时代贡献的意义上，都非常

重要、非常必要。

（下转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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